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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師嚴耕望教授與我

（一）

在國鍵短暫的治史生涯裏面，先師嚴耕望教授是對我影響最深、
恩德最厚的其中一位老師。

嚴師是中央研究院院士，是世界頂尖的史地大師。其治學之勤，
著述之豐，前雖未必全無古人，但後則相信極難再有來者。尤其性
情淡泊，不好名利，更是今日大學裏面濁水之中罕有之清流。

 （二）

一九六七年夏，國鍵考入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。和嚴師結
緣，則始於四年級時他當上了我們的班主任，而國鍵則是班長。但
聽人說，嚴師講的國語，帶有濃厚的安徽桐城口音，不容易聽得
懂。自己既是班長，也唯有硬着頭皮，拿着紙筆，往他的辦公室稟
報班中雜事，並候吩咐。其時在語言溝通上雖確有點困難，但在紙
筆幫助下，大致也不成問題。印象中，第一次拜候嚴師時，他的温
文和善，笑容可掬，對學生復處處關懷，頓使國鍵心中的惶懼，一
掃而空。

 （三）

新亞院規，班主任每學期須與學生聚會至少一次。嚴師愛好行
山，我班第一次和他的約叙，就是請他老人家同往太平山頂遠足，
並約定在纜車站集合，一道登山。該日，我們在車站等了逾半句
鐘，猶未見嚴師踪影。心急之餘，派人往山上車站看看。啊！原來
他早已在那兒等着了！國鍵沒清楚向嚴師交代是在山上還是山下的
車站集合，可真慚愧之極了！

（四）

嚴師治學的態度，從來極之嚴謹。所授史地和政制的課程，尤
其艱深難習。至於給分，也從不鬆手。普通學生，自然避之則吉。
可國鍵三年級時便看破成績，但仰嚴師之學問和為人，早有追隨之
意。四年級時，一口氣修了他的「中國歷史地理」和「中國政治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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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史」兩門功課，成績竟也幸運地都得了A級（甲等）。除了意料
之外的喜悅，亦頗為日後研究草原民族關係史，打下了良好的基
礎。國鍵對草原民族的興趣，是三年級修王德昭教授「中西交通
史」時啓發的。十分感謝王老師。

（五）

在中大研究院時，在恩師牟潤孫教授的指導下，寫成《玄奘西征
年代考》，並因之拿了個「哈佛燕京獎學金」。而碩士論文《北周
疆域考》，則在嚴師指導下完成。這兩篇文章，用的大部份已是平
日讀書時所搜集的有關民族、地理、交通、制度等歷史材料。

（六）

歷史地理和地方行政制度，讀起來確甚枯燥而乏味。一般青年
人，未必容易忍受。國鍵拜嚴師門下，專注史地，看來他是頗為高
興的。而嚴師對我，似乎也特別關懷。每有新作問世，總送我一本
珍貴的單行本，讓我一讀。猶記得碩士論文考試，主考王德昭教授
對於國鍵論文之語雜文言，頗有意見。嚴師愛我心切，即時替我辯
解。王師似稍不悅，我則幸得順利過關。

 （七）

碩士畢業之後，嚴師曾問國鍵，可有興趣在李吉甫的《元和郡
縣圖志》做點考證工夫否。某日，又贈我七大冊藝文印書館印行的
精裝版《宋史》，謂他的研究範圍，斷限於唐代，希望我能繼續下
去。唉，重得要命的七大冊書本，竟勞煩他老人家親自搬到新亞書
院他的辦公室來交給我，門生不肖，能不即時感激無限？嚴師心
意，我收到了；他的期許，我也讀到了。至於書錢，我還是堅決付
還了給他。十多年後讀嚴師的《治史答問》（《岫廬文庫》，台灣
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五年版），赫然發覺有「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
腳的園地」一節！其原因是，在「史料情况」、「宋代在中國史上
的特別意義」和「前人對於两宋的研究工作不如理想」三方面來考
慮（頁二二），兩宋的研究，最能讓青年學人「大顯身手」（頁二
三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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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八）

人生的際遇，往往並非自己可以完全掌握。冥冥之中，似乎有個
安排。當日未知是何因緣，國鍵報讀了香港大學中文系的中史研究
碩士班。畢業之後，復在嚴師和牟師的大力推薦下，蒙港大中文系
恩師趙令揚教授收錄為博士生，並邀得剛到任的系主任何丙郁教授
當我的指導老師。國鍵在史學方面的研究，才得繼續下去。

 （九）

博士畢業後，拿着博士論文《北魏與蠕蠕關係研究》往見嚴師，
請他多給意見。數日後，嚴師見我，指出論文中有一行文字史料句
讀欠佳，叫我修改。並謂將赴台灣，願意親自替我把論文交給台灣
的王壽南前輩，看看有沒有出版的機會，可真喜出望外了！厚愈兩
吋，重達六、七磅的一部論文手抄本，要他老人家帶往台灣，國鍵
又再一次感動到無以言喻！嚴師於史學研究，向來要求極高，更不
輕易以學生論文習作，推薦當今一流書館。這趟幫忙，足見他對國
鍵的關懷和愛惜之情，是何等的深厚了！！

  不數月，而台灣商務印書館寄來了一紙有關版權的合約。嚴師
和王前輩，真的衷心感謝你們了！

（十）
 
嚴師對我的愛護，當不止於此。一九八六年國鍵在香港舉行個人

書法展覧會，在開幕典禮當日，他老人家竟也不辭舟車之苦，前來
參與！嚴師為人甚為低調，不大參加非學術性的公開活動。他的出
現，自易成為佳話。而開幕當日，到場的除了嚴師之外，還有饒宗
頤教授、趙令揚教授、杜祖貽教授、全漢昇教授、羅慷烈教授、何
丙郁教授、陳炳良教授、何世明牧師、鄭春庭老師、馬國權先生和
幾乎已絕跡公眾場合的嶺南派名畫家容漱石老師，俱乃文教藝術界
有大成就的顯赫人物，不能不謂之一時之盛也！諸前輩師長之厚愛
於我，能不永誌於心？（記憶中，牟潤孫教授本欲前來展會，可惜
因為行動不便，終未成事。沒料到不兩年而牟師辭世，從此便是天
人兩隔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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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

嚴師有大恩德於我，我卻負了嚴師。自知研治中古草原民族歷
史地理，在大學裏面沒有市塲，想謀教席固是天方夜譚。何況嚴師
持身高潔，向不牽涉大學人事瓜葛。就他自己在中大會否升任正教
授，也從來是不聞不問。若要他老人家出面推薦門生爭取大學教
席，並不符合他遠離複雜的大學人事關係的作風。作為他的弟子，
在這方面須要有充足的心理準備，也更要明白他老人家的性格和苦
衷。

（十二）

博士畢業三年後，國鍵舉家移民加拿大。治學的興趣，也由史學
轉往教育和書法方面。手頭一大堆還未利用的研究資料，頓都成了
廢物。雖曰無奈，亦客觀環境所使然也。

自後在港拜訪嚴師和師母，意在誠心向兩老請安，甚少談及治
史之事。而嚴師和師母當時也為了照顧小孫女，忙着樂着。大家談
的，也不外乎生活瑣事、兒女教育。偶爾請他兩老吃頓午飯，便算
是執了弟子之禮。未幾小孫女返美國就學，而聽師母說，嚴師又因
耳疾復發，健康日差。自己除了間中致電問安之外，也不敢再往嚴
府打擾了。今日回想起來，愧疚更深。

一九九六年，嚴師不幸謝世。國鍵其時身居加拿大，竟然全不知
情！實此生最大之遺憾也！！

（十三）

嚴師一生，盡獻史學。而這碩果僅存的德才兼善的史學大師一旦
離世，難免令人有無復後繼之哀歎。或由於這種哀歎，嚴師的巍巍
風範，在人們的心目中，相信必更深刻。且亦必隨其難以倫比的學
術成就，於立德立言，並臻不朽。

在艱難時代，抱有大理想的知識份子們，對道德人格和學問造
詣，要求極高。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，社會漸趨富裕，而大學在
庸俗的洪流之中，早也喪掉了培養文史偉大學人的環境和條件。至
少在我們這一代來說，類如嚴師淡泊自處、專注學問而得大成的學
人，恐怕也無法不成了絕響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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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世紀錢穆、唐君毅、牟宗三、牟潤孫、嚴耕望諸大師治學救
國的新亞書院情懷，殆亦隨嚴師之終亦歸休，完全落幕者焉。

  

二零零九年夏眇人潘國鍵寫於多倫多如心齋寓。時嚴師離世，不覺
十三載矣。

附九六年合照:深深懷念先師嚴耕望教授和師母

九零年代初，恩師嚴耕望教授健康欠佳，國鍵已極少往嚴府打
擾。近日重翻舊時照片，才記得一九九六年二月卄五日農曆丙子新
春大年初七早上，國鍵一家往九龍塘義本道嚴師府上，向老師和師
母拜年，兼稟報弟子一家將於年中返加拿大定居的事。大家喜氣洋
洋，拍照留念。時老師精神尚佳，師母仍甚壯健。沒料同年十月，
嚴師捐館！而事隔十六年，師母和內子佩鑾亦先後辭世！每每思
之，哀傷難奈。人世苦如此，夫復何言哉！二零一二年四月壬辰清
明節潘國鍵識於多倫多如心齋燈下。

照片一: 嚴師、師母與國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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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二: 嚴師與國鍵

照片三: 師母與內子佩鑾


